
跨越：古樂今曲	

跨國的音樂文化交流及中西文化融合，在中國的社會裡已經有相當深遠的歷史，不
論在音樂教育系統的建立上，還是舞臺演出的形式；是宗教儀式化的音樂，還是通
俗的流行音樂，從現代歌劇到地方戲曲都有很多實際的例子。有些中西文化融合是
已經相當制度化了，例如中樂團的樂器編制、小學教育的音樂課程；但也有許多中
西文化融合是在偶發式的文化碰撞後擦出的火花，再逐漸發展，最後超越了國界及
美學藩籬。隨著當今急速全球化的影響，音樂文化上的中西融合已經是一種現代的
生活方式。	

然而，遍佈全球各大洲的二十一世紀作曲家們如何看待文化融合的現象？音樂上的
中西文化交流對他們的作品有何種的影響？他們對音樂文化融合的實踐上又採取何
種的態度？再者，作曲家在文化融合上是如何與表演者、教師、政府官員、製片
人、導演、聽眾、批評家等所構成的大網路不可分割的？除此之外，文化遺產如何
在它所參與的歷史過程已結束後，仍留下了其特有的印記？	

2015年3月，作曲家陳士惠在休士頓的萊斯大學主辦為期三天的音樂節《古樂今
曲》。透過三場音樂會、八場學術演講及小巨人絲竹樂團演出，為體現古典、現
代、跨文化的藝術融合提供了難得的實踐交流平台。各國種族、傳統不同的作曲
家，盡管文化底蘊不同，卻都能巧妙運用、融合中西音樂的元素，將中國的傳統文
化藝術與西洋音樂創作手法相結合，獨創音樂的思維模式 。		

這張專輯《跨越：古樂今曲》是2015年音樂節的延伸，收集了六位作曲家的作品，
由小巨人絲竹樂團擔任演奏，每曲皆以獨特的方式呈現了二十一世紀的文化融
合。	六位作曲家各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他們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接觸，及各種不同面
相的領略。其中，兩位作曲家，陳士惠和梁雷，分別出生於臺灣和中國。他們三十
餘年的作曲生涯卻以美國為主，期間也汲汲於中國音樂、采風的學習與探尋，對傳
統文化都有相當的涉獵。其餘的四位美國作曲家雖非華裔，然而每一位作曲家對於
中國傳統音樂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有的曾在臺灣或中國，學習或任教過；有的曾
師承美籍中國作曲家，或曾參加中樂的工作坊及研習會等。整體而言，藉由作曲家
的多樣性，這張專輯展現了文化融合的各式可能性。	
		
來自臺灣的小巨人絲竹樂團是由一群青年樂手組成，除了演奏古典曲目，也十分擅
長演奏現代作品。歷史悠久的絲竹樂在江南流傳，於香港、臺灣等地都發展出其特
殊風格。「絲」指的是各種拉弦彈撥的弦樂器，「竹」則為管樂器。長期研究上海
絲竹樂的學者韋慈朋指出：絲竹樂即是「音量不大且於室內演奏的小型合奏。」它
以不超過十人的合奏為主，但也可以因應實際情況改變合奏的人數和樂器，甚至獨
奏；音樂織體以支聲複調為主。在本專輯中，小巨人樂團採用典型的傳統絲竹樂
器：吹奏部的笛子與笙；拉弦撥彈的二胡、琵琶、阮、柳琴、古箏及揚琴。小巨人
絲竹樂團在編制上保持著傳統的特色，然而在新作委約及首演上的求新不遺餘力，
時常在東北及東南亞、和北美洲演出。	

小巨人絲竹樂團與傳統音樂既密切又疏離的關係，是當今文化全球化的一個寫照。
當傳統音樂文化（如絲竹樂）傳入一個不同的文化體系內，其所促生的絕非是整體
傳統文化原型的一種複製，而僅只是其局部性的保留。因此在這文化流傳過程中，
必定會有新文化的誕生，不可避免的使得傳統文化原型只成參考。通過這樣的流傳
過程，傳統文化所有的元素都成了新文化誕生的背景。由此產生的新文化只能在某
種程度上「呼喚」且「凸現」傳統文化，而不能代表傳統文化的整體。也就是說，
過去的文化只能作為被影射的對象而非能被模仿或複製的。在這一過程，傳統文化
固然是有回顧性的，但也同時是前瞻性的，它將過去帶到了未來，在未來文化的發
展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這專輯裡展現了各種擴展傳統絲竹樂音響的方式。大提琴和打擊樂在沃爾查克的
《沐浴在靈光中》和陳士惠的《廣陵散的迴響》裡各佔重要的角色。電子音樂則為
羅伊的《反彈琵琶》、麥克盧爾的《靜止的邊緣》和史特丞的《招喚》，勾勒出各
式的音響效果。只有梁雷的《湖面風景IV》完全的使用六件傳統絲竹樂器，獨捨二
胡不用。在這些新的融合方式下，每件作品都表達絲竹樂的傳統某些特色，但是也
同時賦予了新穎的涵義。以傳統絲竹樂團展現出如此豐富多樣的新面貌，正是《跨
越》一輯的精髓所在。	

陳士惠的古箏協奏曲《廣陵散的迴響》是以古曲為靈感的創作，其音樂素材來自中
國十大古曲之一《廣陵散》。這首在東漢就已經流行的旋律，除了是古琴名曲之
外，也常見於古箏的演奏。廣陵散敘述的是戰國時，一個鑄劍工匠之子報恩復仇的
悲劇，曲調中包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和風格，情韻深遠的《文曲》及沛武精神
的《武曲》，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了豐富完整的音樂性。《廣陵散的迴響》跟原古曲
相似：有沈思緩慢的開始──這時曲調只有動機點綴、輕輕暗示──然後進入了雄
偉的快板中段，最後，完整悠長的廣陵散旋律以複音的方式結束整曲。作曲家對這
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有深刻的感受，特別是其強烈的反差之下所表達出豐富的表現
力和生命力。曲名中的《迴響》很巧妙的點出作曲家對古曲的運用：她根據經典作
品之意境和素材來寫作，得以重新詮釋《廣陵散》古曲，且更進一步的發掘其新
意。《文曲》和《武曲》不僅是美感上的對比，更反映在音樂織路紋理和音色上，
及歌唱性和敘事性的不同特色。《文曲》的部分以斷續的短小音型勾勒出個人的、
私密性的、沉思性強的樂段，反映出內心深處的聲音。相形之下，《武曲》的樂段
則以質地厚實、色彩豐富、結構緊湊、聲音醇厚為特色，並生動地反映了跌宕起伏
的戲劇性過程。		

專輯裡其他的作曲家並不是如陳士惠一般的運用傳統。最極端相反的是沃爾查克。
他藉由為中國傳統樂器的作曲來探索這些樂器合奏共鳴的可能性，目的是追求能不
被傳統風格束縛的「純音樂」，或獨特的嶄新音樂。這追求「純音樂」的觀念，與
美國現代音樂的先驅，前衛作曲家亨利考威爾在1930年所出版的《新音樂資源》提
出的訴求不約而同。有趣的是，以「純音樂」為重的沃爾查克竟也選了同樣純粹與
抽象的「光」為作品主題。 在為笙、古箏、大提琴、與打擊樂作的《沐浴在靈光
中》一曲中，他將笙與古箏的音響融入大提琴的線條，或對位，或積蓄張力來表達
「光」的吸引力：「光，可以解讀為光采、溫暖、以及給予人精神上的啟發；但是，
它同時也具有令人目盲的力量。在這過程中，光不只是轉變著，它也是這轉變的表
徵。」		

專輯裡三位作曲家採用電子音樂，但是運用了十分不同的手法。羅伊的作法與陳士
惠的《廣陵散的迴響》較為相似。他的《反彈琵琶》是為琶琵與電子音樂而寫，其
靈感來自於他「對中國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著迷與熱愛。這些壁畫以描述音樂家演奏
時，猶如在空中飛翔般輕盈自在著名。」本曲的重點是以琵琶的精湛技巧與抒情敘
述來表達琵琶音樂家演奏的生動精采，採用了許多琵琶演奏的傳統。電子音樂細緻
的音響雖豐富音樂的層次，但也同時保持琵琶音色的獨特性格。相對於《反彈琵
琶》中獨奏琵琶所表達的超凡脫俗的敦煌古畫的境界，史特丞在他為二胡和電子音
樂寫的《招喚》裡所表達的卻是道地的柴米油鹽，屬於日常生活的律動。以在臺北
街頭聽到的小販叫賣聲為靈感，他用二胡獨特的音色來表達人聲模擬的獨白，似召
喚、似懇求、又好似舊情。在電子音樂微妙的音響襯托下，二胡重複著演奏片段的
旋律，以滑音、微分音、顫音、拖腔等變化，將人聲的叫喚摹擬得細膩入微。曲子
後半真正的小販叫賣聲也入曲，切切的重複著，這小販叫賣聲可細分為三小段，結
尾有個終止式。二胡呼應似的重複模仿這三段式的小販叫賣聲，人聲與二胡的音色
愈來愈接近，最終融合為一。史特丞特意以二胡來重建已經逐漸式微的人聲交流與
溝通，其寓意不但是重新接近自然，也是為現代社會裡，簡訊文字逐漸取代人聲交
流的一個註腳。	



重新接近自然也是麥克盧爾所關心的議題。在他的《靜止的邊緣》裡正是希望能用
最接近自然常態，也就是一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甚至聽不到的聲音來作曲。
他期望以最少的精力與動力來發聲，也就是幾近於徘徊在靜止的邊緣。雖然本專輯
其他作曲家都採用拉弦撥彈的樂器，他卻與眾不同的單好吹奏樂器，用笛子和笙來
表達他「靜止」似的聲景。曲中笛子用了許多的氣音或僅是吹氣，笙則採用了多種
的顫音及其他演奏技巧，音響上，可能是樹葉的沙沙作響、風吹呼呼聲音，抖動紙
時刷刷的聲響，泡沫咕嘟的聲音。這些徘徊在靜止的邊緣的聲響，好似在音樂空間
中垂直而非水平線式的開展分佈。後段笛子演奏旋律性較強的樂段，以強調張力，
有趣的是，以其在低音域迴轉的演奏方式，其音響的效果更近似于韓國傳統長笛，
daegeum，而非音質明亮的中國笛子。		

梁雷同樣描寫大自然，他的《湖景之四》充分的利用絲竹樂的樂器：以琵琶、揚
琴、箏和中阮演奏多聲部的顫音，描繪湖面上無盡的漣漪。現實裡，漣漪是視覺上
的效果，無聲的。所以梁雷的寫景，實際上是將視覺上漣漪的紋波效應轉換成了的
音響，造成音景的效果。逐漸的，管樂的笙和笛子也以繁複多聲部的顫音加入，構
成更豐富的漣漪效應的音響。累積勢頭向前推動，造成了激情的樂段。最後，多聲
部的顫音為一片綿密的音型形取代，以五聲音階造成熟悉的聲景。	

陳士惠指出，她以往總是從西方樂器的角度來思考文化融合交流的相關議題，直到
開始撰寫這首為絲竹樂團所譜的現代作品時，才第一次從中國音樂演奏的角度來思
考文化融合交流的可能性及議題。這個觀點的改變可謂是一個轉捩點，極有代表
性，值得作曲家借鏡。《跨越》一輯裡提供了一系列的絲竹合奏樂器的新作品，表
現出令人目不暇給的創作力及音響的盛宴。豐富的文化傳統，如優雅古曲敦煌壁
畫，在陳士惠和羅伊的作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靈感，但它並未對在尋找純音樂
及抽象音響的沃爾查克及梁雷有太多的影響。另一方面，史特丞和麥克盧爾都利用
文化融合的機會來探索一個更能接近人類和自然根本的表達方式，以與現代都會生
活相抗衡。總之，這六件新作展現出絲竹樂合奏的美學，已超越了狹義的	「民族/
民族風格」的標籤，而進入世界舞臺的室內樂之一。	

──饒韻華 羅格斯大學音樂系教授


